
唐忿宪墓研究伶遗

撰文 /呼林贵 尹夏清

惠陵

—
李宪夫妇合葬墓

,

位于陕西省蒲城

县城西三合乡三合村北
,

2 0 0 3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

所作了抢救性的发掘
,

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文物
,

也

弄清了陵园及墓葬形制
,

尤其是墓中出土的哀册

和溢册与史书互证
,

确证 了属李宪夫妇墓不伪
。

李宪乃唐睿宗嫡长 子
,

玄宗李隆基的哥哥
,

他曾三让皇帝之位
,

一让于其母
、

二让于其父
、

三

让于其 弟李隆基
,

因有这三让之功
,

又因属长子
,

故死后得准陪葬乃父睿宗桥陵之东南
,

并被其弟

玄宗追封为
“

让皇帝
” ,

号墓为惠陵
,

既有独立的

陵园和陵前石刻象生
,

又有着高大宏伟的覆斗形

陵家
。

地宫内彩绘壁画
、

石门
、

石撑满饰雕刻纹

饰
,

壁完内及墓室中配置丰富的各类质地的随葬

品
,

用以尽饰哀容
、

尽显特殊身份
,

也同时标榜

着玄宗弟的孝 涕尊长之德
。

但最能让人发生兴趣

的还是此墓文物中突显的中西文化融合的风貌及

包容并蓄的大唐气度
。

1
.

关于墓道青龙 与白虎前面的人物的性质

在墓道前面有
“

飞人图
” ,

幅长 6
.

3一 6
.

6米
, “

前

有鹤衔缓带导 引
,

后有两飞人乘风踏 云紧随于

后
,

身侧遍布各式花头状如意祥云及朵状天花
。

画面上半部残缺
,

鹤衔绩带 图中仅余飘飞云授带

两脚
,

前面飞人仅剩腿部画面
,

可见身着白袍
,

脚

穿鲜红色云头屐
,

踏云行进
;

后面飞人胸以下线

条尚存
,

身着白色交领阔袖 曳地长袍
,

腰束丝带
,

带脚随风飘浮身后
,

足下鲜红色云头屐踩踏花头

状 如意云头乘风而行
”

(参 见陕西 省考古研究所

《唐李宪墓发掘报告》
,

「同 )
。

这是一段东壁的描

述
,

西壁同样位置
,

内容也基本相 同
,

在画面的

空处装饰着如意云纹及天花
。

这些云 与花原施有

五彩
,

色彩艳丽
,

一 束束的折枝花也飘飞在天空

之中
,

后面的青龙与白虎
,

形体 巨大
,

伸展着身

躯
,

生着双翼
,

乘着祥云伴着仙鹤
,

畅游于祥云

缭绕的长空之中
,

充满 了祥瑞的气氛
。

整幅图画

与已发现的其他唐墓中同样位置的壁画有相同的

地方
,

如左青龙
、

右白虎的设置
;

也有不同的
,

如

东西二壁的青龙
、

白虎前各有 2 个飞 人图
,

还有

那些折枝花与如意云朵及相伴的鹤衔缓 带
,

另

外
,

即使是相同的青龙与白虎
,

在画面的处理方

面也仍有不少的区别 (图 l )
。

青龙与白虎前面的
“

飞人图
” ,

不是单独的主

题画面
,

她们的存在与青龙
、

白虎的存在紧密联

系在一起
,

应是一个主题的整幅画面
。

这种画面

在别处曾发现过
。

上世纪 8 0 年代在陕西耀县药王山发现了一

座僧人墓葬
,

当时报道者称其为隋代墓葬
,

出土

的精美石撑也属隋代
。

后来张蕴女士研究后撰文

指出应属于唐代
,

这一看法得到 了学术界的认

可
,

现在陈列在耀县药王 山南庵的石棺
,

时代已

明确 为唐代
。

在这座有须弥座石棺一侧棺板外

侧
,

有 一只浮雕的青龙
,

在其前方 (棺头方向 ) 用

阴线雕刻着一位头有高髻
,

上饰头花
,

身着阔袖

大袍
,

腰束丝带
,

脚穿云头屐
,

披帛 与丝带飘起

的仕女
,

她手持香炉引导着奔腾跃动的青龙
。

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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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持香炉女子的形体
、

位置及装饰和她的行为用

意等似乎与李宪墓的
“

飞人图
”

的情况相同
。

同

样职责的人物绘画在敦煌壁画中
、

在佛国仙界的

描绘中也可以看到不只一处
。

唐代张鹜撰 《朝野

金载
·

卷六 》 中记载
: “

景龙末
,

韦庶人专制
,

故

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
,

为府召至洛

城修籍
。

一 夕暴卒
。 ”

也即假死
,

其夫人是尉迟敬

德之孙女
,

知其夫
“

算术神妙
,

自言官到方伯
,

今

岂长往
” ,

故尔安然不哭
,

也不装睑
,

过了二 日三

夜后
,

杜鹏举又活了过来
,

讲述 了其梦游神府的

过程
,

其中有一段记述
: “

鹏举道西行
,

道左忽见

一新城
,

异香闻数里
,

环城皆甲士持兵
。

鹏举问

之
,

甲士云
`

相王于此上天
,

有四百天人来送
’ 。

鹏举曾为相王府官
,

忻闻此说
,

墙有大隙
,

窥见

其分明
。

天人数百
,

围绕相王
,

满地彩云
,

并衣

仙服
,

皆如画者
。

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
,

行近

窥谛
,

衣群带状似剪破
,

一如雁齿状
。

相王戴一

日
,

光明辉赫
,

经可丈余
。 ”

后来杜鹏举活过来后

前去将这个瑞兆说与相王
,

相王还令其宫女模拟

了一场演出
,

而那持炉前引的人就是太平公主
,

太平的服装因熨时着火而不及更换
,

远看时有如

雁齿一般的剪破之状
,

飘洒飞动
。

杜鹏举所见的

场景
,

他认为
“

皆如画者
” ,

也就是说唐代有如此

这般的绘画场面
,

他是见过的
。

这里所言的相王
,

就是后来的睿宗皇帝李旦
,

他是则天皇帝的儿

子
,

又是让皇帝李宪和唐玄宗皇帝的父亲
,

也是

太平公主的哥哥
。

这个唐代人 自己记述的故事说

明
,

在唐代不论是成仙
、

成佛
,

或是荣升
,

或是

驾鹤西游
,

高贵阶层的人都会出现这种天人簇拥

相迎送的场面
,

仙鹤衔缓
、

香花满天
、

祥云缭绕
、

香气扑面
、

天女执炉为导 引的宏大
、

祥和气氛
。

李

宪墓道 中
,

第一雨道门
,

也即墓道北壁城楼及其

以前所绘的场面
,

也许与这个故事所讲的情景更

为吻合
,

而处在最前面的
“

飞人图
” ,

也可能就是

天女导引图了
。

2
.

李宪墓中壁画的
“ 四神

”
布置 在殷墟的

甲骨文中
,

据考证已有了
“

四方风神
”

的名称
,

西

周时已有了
“

二十八宿
”

的初步认识
,

春秋战国

之际已有了左青龙
、

右白虎与二十八宿星名及斗

星图相配合的图案
,

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的漆

盒顶部的图案即是如此
,

后来汉魏晋及隋唐时期

的墓室壁画
、

汉镜
、

隋镜图案
,

墓志身或盖的边

饰等
,

都不乏青龙
、

白虎
、

朱雀
、

玄武这四方神

灵的图案
。

四方定位神图与二十八宿配合之后
,

它们也

就不只表示方向
,

而承担起天宫神灵的角色 了
。

也许正因为这种结合
、

这种特殊的神灵职责
,

从

北朝以来
,

渐渐在
“

四灵
”

图案身上 出现了一种

特殊的标志
,

这一标志在唐代尤为突出
,

开元及

天宝时期
,

几乎只要是四天神图像出现时
,

在它

们的颈部都会装饰有形似几何纹的一个颈饰
,

在

其背部会装饰宝珠或缓带
,

这种特殊 图 案和缓

带
,

标志着地位与身份
。

一般情况下
,

四灵图案都配合使用于方形
、

圆形体的东
、

西
、

南
、

北四个方面
,

成组地出现
。

有时也会只出现两个一组的配制
,

如只用青龙
、

白

虎标出左右
。

有时只是用一个来标志特殊方位
,

如

在唐墓
、

唐塔等石门上的半月形门额上线刻相对

的朱雀 (凤 )
,

即用以标志方向和天神的意思
。

在李宪墓的墓道东西两侧绘青龙与白虎
,

既

表示方位
,

也表示天空宇宙
,

是天神 引领的天国

图形
。

而将
“

四神
”

中的朱雀
、

玄武绘于墓室内

的南壁和北壁
,

这样构成了整个墓葬中四 神图案

的完整
,

也说明这座墓葬壁画在建筑
、

构 图
、

规

划时早已是成竹在胸
,

有其完整的主题和意 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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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类似的完整配合的系统配制方式
,

也是李宪

墓壁画给我们的启示
。

3
.

墓室东壁壁画
,
卜的女主人 在墓室东壁绘

有 《观赏乐舞图》
,

这幅壁画的上部为如意云朵
,

下部分为三组
,

南部为坐于方毡上的六人乐队 (图

2 )
,

分为前后两排
,

有打铜钱者
、

吹笛者
、

打鼓

者
、

吹笙者
、

拨琴者
、

弹琵琶者等
。

其中有男有

女
,

有中原人也有胡人
。

中部为双人共舞 (图 3 )
,

女的站立
,

卜肢略舞
,

似唱似舞
,

而身旁一男做

蹲姿
,

面 向女子
,

双手击节而舞
,

动静相宜
,

生

动感人
。

最引人注意的是北部的一组四人 (图 4 )
,

以中间坐于腰鼓形墩上的持团扇妇女为中心
,

左

侧两女拱手侍立
,

共同观赏
,

后有一 男装侍女
,

拥

白布袋装洞箫相随而立
。

其中坐姿女
,

据称
“

头

梳披发低髻
,

容貌清秀略显稚气
,

腮红较浓
,

朱

唇鲜亮
。

上身着绿色糯衫
,

下系黄色高腰曳地长

裙
,

肩搭黄色披帛
,

双手露 出袖外合于胸前
,

斜

持长柄团扇一把
,

… …悠闲享用乐舞表演
” 。

唐时

的乐舞有坐部
、

立部
,

还有不见于壁画而只见于

雕塑的马上乐队
。

坐部的乐舞壁画曾在陕西西安

西郊的国棉十厂唐壁画墓中发现过
,

也是以坐乐

演奏为主题画面
,

而没有在画面中设置观赏者
,

这

是李宪墓的一大特征
。

唐以前的汉代壁画墓中往往就已画有墓主人

的形象
。

如 2 0 0 2年在陕北定边郝家滩发掘的西汉

晚期至东汉初年壁画墓
,

墓室后壁上部即绘有墓

主人夫妇坐像
。

而东魏北齐时期
,

尤其是北齐时

期的壁画墓 中往往于显要位置描绘主人的
“

标

准
”

像
。

唐代文献中也有绘王公
、

帝后之像于寺

观的记载 (见 《寺塔记 》 )
。

上世纪 80 年代
,

考古

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南郊的长安县南里王村一座唐

墓中
,

发掘 出土 了一件用白石 雕刻精美的所谓

“

仕女像
” ,

仕女坐干束腰 圆墩上
,

形态安然
,

衣

饰华美
,

形态与此墓室东壁所绘观赏主人很相

似
,

一派贵族气息
,

有学者已指出白石 圆雕仕女

像
,

应该就是墓主人像
。

因此
,

我们有理由认为墓室东壁 《观赏乐舞

图 》 中坐在束腰圆墩上持团扇的女人应属李宪妃

子的形象
。

这也符合整个墓室壁画内容及功能布

局的特征
。

一般情况下
,

唐墓中的壁画都是围绕

着墓主灵魂活动 (即阴界的生活状态 ) 而布置的
,

一般极少出现这种主次场面
,

而 《观赏乐舞图 》 中

出现听者图形的这种壁画是少见的
,

也是很重要

的发现之一
。

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墓葬发掘

中未见王妃遗骨的疑问
。

4
.

壁画及线刻
,

卜所反映的几柄团扇 在李宪

墓室的壁 画中和石墩线刻 图案 中都发现团扇
:

( l) 在墓室东壁的 《观赏乐舞图 》 中 ( 见图 4)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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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主人
“

双手露

于袖外 合 于胸

前
,

斜执长柄团

扇一把
,

… …扇

面为 白底绿 色

簇花图案
, , 。

( 2 )

在 墓 内 雨 道 人

物壁画中
,

其中

东 壁 由外 向 内

第 9人
, “

女着男

装
,

裹 黑 色蹼

头
,

面上五官不清
,

身着黄色团领长袍
,

左臂下

垂
,

右臂屈于胸前
,

手执黄色素面长柄团扇
,

扇

柄斜依右肩
” 。

( 3) 在雨道西壁
,

由外向内第 13

人
, “

女着男装
,

裹黑色蹼头
,

面上薄施脂粉
,

轻

点朱唇
,

身着黄色团领开权长袍
,

… … 左臂屈于

胸前
,

手执淡黄色素面长柄团扇
” 。

( 4) 在李宪石

撑内壁
,

其编号为 B s b 的画中也可见这种长柄团

扇
,

该
“

画内人物女着男装
,

面南侍立
,

… … 其

面如满月
,

凤 目樱唇
,

… … 手执椭圆形绢扇
,

… …

扇面绘荷花
、

兰花
、

蜜蜂 图案
”

(图 5 )
。

在唐墓壁画或线刻画中出现团扇形象的图案

并不多见
,

而在一个墓葬中一次可以看到四柄团

扇
,

有素面无纹饰和绘有纹饰的精美图案
,

是很

少见的
,

应属首次发现
。

在过去发现的资料中
,

唐昭陵陪葬段简璧墓

中
,

发现一执扇仕女图
,

仕女也是男装
,

长柄团

扇为椭 圆形扇面
,

扇面中彩绘有一树及其他花草

纹样
。

山西省万荣唐代薛做墓中的石撑线刻图中
,

也

发现执团扇的仕女
,

团扇上还刻饰有花卉
。

这些都

为了解唐代团扇及扇画提供了极宝贵的实物资料
。

门嵋
、

门柱
、

门扉
、

门坎
、

门墩几部分组成
。

半

月形门额上
,

以如意云朵为衬托
,

刻出相对起舞

的双凤
,

凤鸟 口衔大朵的牡丹花
,

牡丹花下是一

枝灵芝
,

凤鸟的颈部装饰缓带
,

其颈背饰有宝珠
,

凤鸟展翅振羽
,

华美而具灵气
。

类似的石墓门门

额纹饰
,

过去已发掘的开元
、

天宝年间的石墓门

门额上也有发现
,

但其 间仍有比较明显的区别
,

一般多为双凤中间有一宝珠
,

双凤共衔一牡丹花

朵的比较少见
,

更少见有灵芝一朵生于如意云朵

之顶 (图 6 )
。

一般唐墓石墓门门额上仅阴线刻缠枝花卉
,

花间填绘小飞禽
、

小瑞兽一类
,

没有见到在门额

的正面雕刻如此精美的两条相向飞奔 巨龙的 (图

7 )
,

巨龙的中间雕刻有莲瓣宝珠
,

祥云缭绕
,

瑞

龙奔腾
,

宝珠光耀
,

如此这般的构图内容
,

雕刻

技法
,

在以往的同类资料中是不曾见到的
。

这种

构图为后来宋
、

明时期的建筑构架饰二龙戏珠纹

饰开了先河
。

「〕柱上正面雕刻波浪状的缠枝忍冬海石榴花
,

极富变化与律动感
。

门扉中部线刻两位宫人相对

抱易而立
。

一般唐墓石门门扉上有刻饰天王武士

做护门吏的
,

有的在第二道石门上刻仕女
、

内官

侍立的图案
。

这座石门上所刻的宫人抱易相对侍

立 (图 8 )
,

表明这座石门已是宫内大门的位置
,

守

卫应在此门之前
。

这座石门门扉上的人物及形态

服饰
,

是与墓室内石撑门扉上所刻人物基本相同

李宪墓内的石刻文物可分为两大组
,

一是精

美的石墓门
,

二是一套三开间的石掉
,

精美华丽
,

都是很重要的发现
。

1
.

石墓门纹饰的一些特征 石墓门由门额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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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,

均是宫

人 执 笛 拱

迎 侍 立 的

形态
。

这座

石 门 的 发

现 提 醒 我

们
,

对唐墓

石墓门
、

木

门
、

砖封门

及 其 与 墓

室 壁 画 和

随葬品之间的相对位置
、

互动关系
、

各自职责功

能应作系统的研究
,

要联系整体
,

不然会拆散原

有的配制体系
,

损坏原来的思想和意图
。

2
.

石掉纹饰中 与外来文化有关的图案 李宪

墓石掉外观是一座仿宫殿建筑的石雕作品
,

从里

到外
,

四周布满 了精雕细刻的各类纹饰和侍立的

宫女
,

流动感极强
,

灵动的祥瑞禽兽
,

使得整个

石撑既有宏大 与庄重
、

又有轻盈与跳动的美感
;

既是一件大型的实用葬具
,

又是一件构造繁杂的

艺术作 品
。

在石撑立柱上的纹饰最是引人注 目
,

如
: “

一

朵 由海石榴花托起的莲台
” 、

“

弯角长毛绵羊
”

、

“

张 口吐舌的雄狮形象
,

端立于莲台上
” 、

“

头生双

角
、

肩有两翼
、

身披鳞片的发威瑞兽
,

上骑之昆

仑奴颈戴项饰
、

身绕 帛带
,

作下刺之状
”

(图 9)
;

“

刻行进式大象一头
,

… … 背上铺垫长 圆形毛毡
,

毡上绘制卷云图案
” 、 “

上部橄榄形规范中堑刻一

卧狮形象
”

(图 10)
; “

正中刻翼马一匹
”

(图 1 1 )
;

“

内饰伽陵频迎鸟一只
,

胸以上为人形
,

其下显鸟

身
,

头戴花蔓冠
,

颈饰缨路
,

双臂弯 曲胸前手捧

托盘
,

内置盛开莲花
,

臂
、

腕处皆戴臂 )llt 与手镯
” 、

“

背上所跨之异族骑手
,

头上饰抹额
,

两侧飘带飞

扬
,

身着团领窄袖长袍
,

足蹬尖头长筒靴
,

右手

执马鬃
,

左臂屈于腰间
,

… … 左后背插曲柄杖形

器
”

(图 12 )
。

以上纹饰 图案内容涉及强烈的外来文化因

素
。

据文献记载
,

早在汉代张赛通西域后
,

西域

诸国就 经常以狮子作为方物供品贡献给 中原王

朝
,

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隋唐时代
,

上述石刻

纹饰之中的狮子
,

雄健有力
,

威武勇猛地行走于

莲台之上
,

这既是西亚中亚的风格
,

也可能带着

与佛教护法及莲花生有关联的意思
。

而有的狮子

躺卧着
,

像猫一样
,

收敛起雄猛与怒狰之势
,

十

分可亲可爱
,

这又与隋唐间流行的驯狮
、

耍狮的

活动有关
,

在唐代陶俑中
,

曾在新疆吐鲁番
、

陕

西富平发现有用人装扮的狮子形象
,

因为发现四

足是明确无误的人脚
。

另外
,

在富平 吕村的唐墓

壁画中也发现驯狮的图案
,

画中一个强健 可爱的

昆仑奴在驯狮
,

而狮子贝lJ听话地卧在 一个圆毡

上
。

在陕西唐高祖李渊献陵前
,

也曾发现
一

个大

型石雕的狮子
,

狮子作行走之状
,

狮子后部一侧

雕亥l]有一驯狮人
,

可惜已不知全貌
,

人们只能在

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石刻展厅 中一睹其风采了
。

与

狮子形象相近
,

却有头角的双翼瑞兽
,

有的称为

麒麟
,

在唐代女皇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前
,

就有

类似的形体 巨大而威猛的圆雕艺术品
,

这种构 图

在唐以前是比较少见的
。

战国及汉代已有带翼神兽
。

魏晋
,

尤其是晋

及南北朝开始多见
,

有的以圆雕形式布陈在陵墓

之前
,

是为守陵石象生之一
,

有的雕刻在各类器

物四 周
,

有铜
、

玉及其他质地
,

都是作为西方神

兽来看待的
。

有角的翼马
,

在唐代是肩生双翼
,

足

下
、

腹下有如意云朵
,

这是对天马的
一

种描绘和

称颂的方式
。

而习惯于四 足之兽装
_

L双翼的做

法
,

比较早地流行在西亚中亚及两河流域一 带的

艺术品中
。

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大象
,

早在商代中原已

有大象
,

后来气候变化
,

大象南迁
,

中原虽不常

见了
,

但这时期大象图案的出现及流行
,

似乎也

应该与佛教东传有关
,

中原对大象的态度加入了

佛教的信仰和神圣的感觉
。

人首鸟身
,

又生双翼的图像
,

早在南朝时期

的砖雕中已有
,

湖北襄阳贾府 村的南朝砖 画墓

中
,

有 自名为千秋
、

万岁的这种相似的图案出现
。

李宪石掉上的这种图案与后来 金代
“

观台兹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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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n日。

窑
”

中所见极为相近
,

这就是伽陵频伽鸟
,

也与

佛教东传有关
。

而唐墓文物图案 中却极少见到这

种盛唐时期伽陵频伽鸟的典型图案
,

应属比较重

要的发现
。

另外
,

值得注意的是在石掉上发现有两个外

族人形象及装扮的人
,

一个骑于翼马 (图 12 )
、

一

个骑于一双角狮子形翼兽身上 (图 9 )
。

这种图案

在西亚和中亚 5一 8世纪或更早一些的金
、

银及

其他质地的艺术品中可以见到
,

在中国境内见于

甘肃
、

宁夏
、

陕西等地出土的金
、

银器皿上
,

一

般都被视为西来文化的东西
。

另外
,

还有忍冬花卉
、

海石榴花卉等也都有

浓厚的外来文化因素
。

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图案

的表现手法非常娴熟
,

线条开张流畅
,

变化多端
,

无不表现出生命的律动
。

花蔓的缠绕盘结
、

叶子

的舒展翻动
、

人物的举手投足
、

禽类的动行飞鸣
,

都丝丝刻画
,

毫无呆滞之感
,

形神兼备
。

这一切

都说明
,

外来文化已被认识
、

理解并被很好地吸

收
、

融合
,

成为了盛唐文化的一部分
,

所以当时

的艺术家和工匠能够自觉和熟练地把握与表现
。

在石撑线刻画中的这些特殊纹样
,

不仅可以

从中认识到对域外文化的吸收与融合
,

也可以用

这些纹样作为时代明确标准 图像
,

去反观其他如

三彩
、

陶瓷及金银器文物的时代的判断
,

尤其是

可以帮助我们对何家村金银器
、

法门寺地宫金银

器的断代与分期作新的认识和考量
。

李宪墓的文物很丰富
,

涉及的问题也很多
,

例如墓内发现的胡人形象
,

有明确的 自北朝以来

常见的突厥人
,

也有深 目高鼻的西亚欧洲人形

象
;

既有吐蕃的服饰
,

也有胡舞胡乐
,

更有西来

的良马
,

至今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
。

在

这里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唐人海纳百川的气魄
,

也

可以感受到文化融合产生的勃勃生机
。

另外
,

若

将李宪墓中石刻图像的内容和形式与薛做墓的同

类文物加以比较和对照
,

就会发现
,

在开元初和

开元末的同等级别的墓葬中
,

这种图像的内容与

形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 日
,

是在牢固基础之上的

一种发展
,

开元的风格也许由来还早
。

.


